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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国际性愈发凸显。我现场聆听的
几场演出，可为其作生动的注脚。

一

3月18日，英国BBC交响乐团
登上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奏响了
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序
曲。3月31日，匈牙利指挥家伊万·
费舍尔率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
也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如
果说英国BBC交响乐团是上海乐
迷耳熟能详的老牌劲旅，那么成
立于1983年的布达佩斯节日管弦
乐团则是一个传奇：短短几十年
间，曾跻身世界十强交响乐团之
列，对此，其灵魂人物费舍尔功不
可没。

此次演出，费舍尔指挥乐团演
奏的是普罗科菲耶夫与门德尔松
的作品。尤其是下半场的普罗科菲
耶夫的《第五交响曲》，令全场观众

为之震撼。普罗科菲耶夫共创作了七
部交响曲，其中《第五交响曲》最为著
名，上演率也最高，但能出色演奏它
的乐团并不多——音乐语汇太过抽
象，几乎看不出创作背景与作品之间
的直接关联。也正是这一点，给了指
挥和乐团更大的诠释空间。

匈牙利人的弦乐功夫向来闻名
乐坛，但现场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他
们的管乐：势大力沉，金光闪闪，呈
现出一种古铜色的音响色彩，这种
音色在世界名团中也不多见。这不
仅是技巧，更是一种独特的气质。站
在指挥台上的费舍尔胸有成竹，动
作幅度不夸张，却动则有方、弹无虚
发、招招见效，把四个乐章梳理得跌
宕起伏、条理清晰。尤其是最后的高
潮部分，干脆利落，动人心魄——无
论唱片、视频，还是现场，这都是我
听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普罗科菲耶夫
的《第五交响曲》。全场掌声雷动。
更出人意料的是安可。费舍尔指挥
乐团演奏一首小曲后，又指挥乐团
无伴奏合唱一首赞美诗。令人称奇
的是，乐团的合唱水平堪比专业合
唱团。我听音乐会数十年，几乎听
遍所有著名乐团的演出，这样别出
心裁的人声安可还是第一回，真是
回味无穷。

说到名家，4月4日在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伊莫金·库珀女爵士钢
琴独奏音乐会同样值得一书。今年77
岁的库珀是英国国宝级的钢琴大师，
这是她首次来到上海，很有可能也是
最后一次，因为她已宣布2027年退
休。登台亮相的库珀，仪态优雅，精神
矍铄。音乐会选曲纯粹，演奏的是贝
多芬的《七首钢琴小品》（作品33）、舒
伯特八首《即兴曲》（作品 D899、
D935）。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时，她率性
而不乏幽默，肢体和面部表情丰富；
演奏舒伯特的曲子时，她则完全沉浸
在作曲家独特的音乐中，时而如涓涓
细流，时而如滔滔江河，气息连绵不
绝，情感细腻委婉，令人为之陶醉。

这里又要说到安可了。前晚她与
英国男高音帕德莫尔合作演出舒伯
特声乐套曲《冬之旅》，我因大雨未能
到场。4日这场独奏音乐会最后的安
可环节，库珀先自弹一曲，随后邀请
帕德莫尔上台，两人合作了一首舒伯
特艺术歌曲《暮春》。如此暖心的安
排，聊补了前晚未能到场观众的遗
憾，也让在场观众倍感温馨。

不说别的，仅以上两场音乐会的
安可环节，便已是惊喜连连、妙不可
言。这也正是名家名团现场演出的魅
力之一。

二

“引进来”标注了显然的国际性，
而“共创造”则指向更深层的国际性。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展现世界名家
名团的同时，也注重对中国音乐事业
及人才的扶持与培养。本届音乐节闭
幕演出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由上
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
院合作呈现，是中德音乐团队深度协
作的成果。德方负责导演、指挥、舞美
设计等核心创作，中方乐队与中外演
员全程参与排练，双方以专业的态度、
开放的心态碰撞出艺术的火花。

这个中德联合制作版《魔笛》在
上音歌剧院连演四场，如此安排凸显
了组委会的用心：四位主要演员由弗
莱堡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培养
的优秀学生轮换登台，优势互补，唱
出了《魔笛》的不同韵味。对此次参演
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而言，能够登上
这样的国际性舞台，是最宝贵的磨炼
与锻炼——演员真正的成长通道，只
在舞台。这种中外合作方式，展现的不
仅仅是几场演出，更是着眼于未来的
深意：“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中外
音乐教育与艺术实践融合的生动实
践。”这也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深
意之一——让舞台成为真正的课堂。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何以“国际”

任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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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新大众文艺的艺术价值，既
要立足美学视角，更要深入剖析其
产业功能的内在运行机制，以此激
发其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功
能的健康运转，不仅关系到优质内
容能否在流量竞争中脱颖而出，也
关系到新大众文艺能否持续释放文
化新质生产力。

当下，新大众文艺正在重塑文艺
与产业的关系。在传统产业格局中，
文艺的产业功能多被视为“附属”或
“衍生”环节；而在数智技术深度赋能
的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凭借独特的创
作模式、传播特性与共享机制，已然
成为文化产业的引擎之一。其产业功
能不再是被动附加的附加值，而是主
动建构价值、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
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为可观的经济价
值，更体现在对文化生产方式、传播
路径、消费习惯乃至社会文化生态的
全方位重塑。新大众文艺
以强大的渗透力与融合
力，改变着文化产业的传
统边界与运行逻辑，使文
艺的产业属性得到进一步
的彰显与强化。

新大众文艺的产业
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
特征：

产业主体的
大众共创

新大众文艺最鲜明的
特征，在于创作主体的转
变。在传统文艺生产模式
中，创作权多集中于专业
机构、作家、艺术家等少
数精英群体，创作门槛
高、传播渠道单一，导致
文艺生产主体相对固化，
大众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
者和消费者。新大众文艺
彻底打破了这种专业壁
垒：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数字媒介的普
及，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开
放性与低门槛，文艺创作
权力下沉到更广泛的大众
群体。人们通过短视频、网
络文学、直播、UGC（用户
生成内容）等多种形式，纷
纷加入文艺创作的浪潮
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智能终端成为大众随
身的“创作工具箱”，文学
网站、短视频平台、社交软
件等则搭建起便捷的“创
作发布舞台”。

这一转变使产业主体
形成鲜明的“大众共创”特
征，重塑了文艺生产的生
态结构，为文艺事业注入
全新的生机与活力。一方
面，海量普通用户成为内
容生产的主力军，他们以
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用
多元视角记录时代变迁、
表达个人情感，让文艺作
品的题材更贴近现实、风
格更具烟火气；另一方面，
专业创作者不再是孤立个
体，他们通过平台与大众
创作者互动、合作，甚至从
大众创作中汲取灵感，形
成了专业与业余、精英与
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
同创作生态。这种大众共
创模式，不仅丰富了文艺
作品的数量与类型，更重
要的是激活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
力，让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共同
参与、共同享有的精神文化事业。正
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所言，
新大众文艺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与
平台依托，人人都能参与创作，人人
都是“演员”，既是欣赏者，也是创作
者，还是批评家。这种“人人皆可创
作”的生态，标志着文艺生产已从
“精英代言”模式转向“大众自主表
达”模式。同时，新大众文艺不再依
赖单一权威的审美裁定，而是在亿
万用户的即时反馈、互动迭代与集
体筛选中，自发形成审美共识。

产业主体的重构还推动了创作
动力的转变。传统专业创作的动力
多源于个人志趣、职业责任或体制
分配，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动力则
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一方面，情
感表达的内在需求依然是重要驱动
力，无数大众创作者将文艺创作视
为记录生活、表达情绪、实现自我价
值的重要途径，他们在创作中寻求
共鸣、获得认同，这种源于内心的创

作热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
面，平台经济的激励机制构成了强
大的外部推力。各大内容平台通过
流量分成、广告变现、付费订阅、打
赏、IP孵化等多种方式，将创作者的
劳动成果直接与经济收益挂钩，形
成了“创作—传播—反馈—收益—
再创作”的正向循环。例如，许多短
视频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积累粉
丝，进而获得品牌合作机会或开启
直播带货，实现了创作价值的商业
转化；网络文学作者依靠读者的订
阅和打赏获得稳定收入，激励他们
持续产出。这种经济激励与情感满
足的双重驱动，释放了大众的创作
潜能，使创作不再仅仅是“为爱发
电”，更成为一种能带来实际回报的
文化生产活动，从而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投身其中，形成规模庞大且充
满活力的创作群体。

产业流程的
交互驱动

新大众文艺的产业变
革，既体现在“谁在生产”的
主体维度，也贯穿于“如何
生产”的过程机制。

在传统文艺产业中，
创作、传播、消费等环节相
对割裂，创作者与受众之
间多为单向信息传递。而
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技术
和网络平台，构建起“创
作—传播—反馈—再生
产”的闭环交互循环。创作
者不再是孤立的生产者，
通过平台实时获取用户的
点赞、评论、弹幕、分享等
数据反馈，这些反馈如同
“用户画像”与“需求图
谱”，直接影响后续创作的
题材选择、内容调整乃至
叙事方式。例如，网络小说
作者会根据读者在章节后
的留言和催更需求，动态
调整剧情走向；短视频创
作者则通过分析视频的完
播率、转发率等数据，优化
内容的节奏和呈现。

与此同时，受众也不
再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
通过二次创作、弹幕互动、
参与话题讨论等方式，深
度介入内容生产过程，甚
至成为创作的“共谋者”。
这种高度交互的产业流
程，使内容生产更具针对
性和适应性，能够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同时让大众
在参与中获得更强的代入
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激发
整个产业的活力与创造
力。这种“生产—反馈—再
生产”的循环机制，让文艺
创作从作者的“独白”转变
为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产业价值的
倍增效应

新大众文艺的产业功
能，还体现在价值实现路
径的多元化上。传统文艺
产业的价值实现路径相对
单一，多依赖内容直接售
卖、票房或版权授权等。而
新大众文艺借助数字技术
与平台生态，构建起“内
容+流量+场景”的复合价
值网络。以网络文学为例，
一部热门作品不仅能通过
付费阅读获得直接收益，
还能衍生出有声书、漫画、

影视改编、游戏授权等多元业态，形
成IP开发模式，实现内容价值的多次
变现。短视频领域则通过“内容创作-
广告植入-直播带货-知识付费”的链
条，让普通创作者也能凭借优质内容
获得多重收入，拓展个体价值的实现
空间。

同时，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倍增，
还体现在文化传播力的不断放大
上。优质内容借助社交媒体的裂变
式传播，能够迅速突破地域和圈层
限制，触达全球范围内的受众，使文
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在更广阔的市场
中得到释放。例如，国产网络小说与
短剧在海外市场的走红，不仅创造
了可观的版权收入，更推动了中国
文化元素的跨文化传播，彰显了文
化自信，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
值的多重增益。这种价值的倍增效
应，不仅激活了文化市场的内生动
力，也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劲势能。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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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大众文艺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
《百合花》，作为第41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主体演出项目之一，在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优雅绽放。
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茹志鹃的同名
短篇小说，正如剧名所昭示，百合花
的纯洁与绚烂，让观众对这部作品
满怀期待；而原著独有的风格特质，
与上海芭蕾舞团此前创作的红色题
材芭蕾作品《白毛女》《闪闪的红星》
有鲜明差异，也让这场艺术转译成
为芭蕾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挑战。

原作风格的保持

大屏幕上的原著徐徐翻开，旁
白娓娓道来，舞剧由此展开，将观
众带入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在编导的潜心创作、舞美的精
心配合与演员的倾情演绎中，该剧
通过出征、借被、萌动、联欢、临行，
以及梦魇、血色、牺牲、英魂、纪念
十个篇章，生动展现了战争的残酷
与青春的美好，深情诠释了军民鱼
水深情与肝胆相照的赤诚。舞剧情
节是简单的，但弥漫出来的情愫是
感人而耐人寻味的；故事的场景是
单一的，但舞蹈的编排是丰富多彩
的。战士们雄健的群舞，村妇们细
腻流畅的印染舞，大姐、通讯员和
新媳妇憧憬未来的三人舞，抒情、
隐喻、象征纯洁感情的百合花群舞
等，皆绽放出亮眼的艺术光彩。

不过，笔者留意到全剧的情境
铺陈略显繁复，与文学原著的风格
有所不同。或许是为将一篇五千字
的短篇小说，改编为一部一个半小
时的芭蕾舞剧，主创团队不得不拓
展人物谱系、补充背景交代；或许是
出于舞剧舞台呈现的需要，增添了
不少富有视觉张力的舞蹈场面。总
之，舞台表现的饱满，多少冲淡了核
心情节的表达，使得原著那份细腻
隽永的独特风格未能在舞台上得到
充分彰显。

原著通过故事讲述，将战争的
残酷、对和平的向往、对青春的祭
奠融为一体，让人性之美与人情之
美得以充分绽放。它不是一部渲染
战争年代慷慨激昂的作品，而是一
部于平淡中藏绚烂、兼具温情与忧
伤的作品。舞蹈转译的核心，应是
对原作风格的精准坚守，深入挖掘
战争年代里的人性光辉，着力呈现
那份细腻隽永的独特韵味。由此，
笔者认为，舞剧可从两方面优化：
一方面适当“瘦身”，删减母亲、丈
夫、老年大姐等冗余人物，剥离与
核心剧情关联不大的背景铺垫；另
一方面，抓住大姐、小通讯员和新

媳妇三位核心人物，尤其聚焦小通讯
员和新媳妇这两个关键角色，表现他
们在出征、借被和牺牲三个主要环节
中的性格成长、矛盾交织与纯洁情
感，让主要的情节线索更显单纯饱
满，不受枝蔓分叉的影响而展开和推
进，在剧情的平铺、波折与高潮递进
中，传递感人至深的力量，彰显原著
的风格魅力。

舞蹈本体意识的张扬

将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一部大型
芭蕾舞剧，并能达成一定的艺术效果，
上海芭蕾舞团的创作付出实属不易。
笔者提出删减冗余人物与情节的建
议，不仅是为让舞剧“瘦身”以贴合原作
风格，而是更希望舞剧能聚焦情节与人
物主线，在目前“哑剧+舞蹈”的创作思
路基础上，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独特
功能，实现更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

回顾舞剧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
发现，最早成形的芭蕾舞剧由“哑剧+
舞蹈”起步。法国情节芭蕾的创始人诺
维尔为了使芭蕾摆脱纯娱乐的展示，
取得与戏剧、歌剧同等的地位，极力
推荐在舞剧中运用哑剧表现故事情
节，最终使舞剧脱离说白和歌唱，成为
独立的舞剧艺术。三百多年来，随着舞
蹈艺术的发展和舞蹈本体意识的觉
醒，舞剧已从“哑剧+舞蹈”的剧和舞蹈
相加的状态，逐渐进入舞与剧不断融
合的阶段。舞剧编导们通过动作的形
式和质感、通过动作的节奏变幻和空
间的运用，承载起复杂的叙事和深邃

的表达。我们现今能够创作出《永不消
逝的电波》这样情节复杂的谍战舞剧，
就是舞蹈表现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舞蹈转译文学作品，采用“哑剧+
舞蹈”的方式并非不可，但更应充分
舒展舞蹈思维，灵活调动舞蹈手段，
让文学形象实现动作化、具象化的转
化。在这一点上，芭蕾舞剧《百合花》
仍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比如，该剧
的一大创作难点，便是如何通过舞蹈
呈现百合花被子这一核心意象。我们
不妨调动舞蹈思维，采用拟人化手
法：让群舞演员通过服装造型与队形
变化，具象化呈现一床崭新的“被
子”；当“被子”随舞蹈舒展时，既能与
新媳妇形成情感共鸣，让观众读懂她
借被时的迟疑，最后，还能庄严深情
地“盖”在通讯员的身上。群众舞蹈
《担鲜藕》便曾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让
演员扮演的“藕担”鲜蹦活跳，舞出了
农民丰收的喜悦。

探索芭蕾风格的变化

芭蕾舞剧《百合花》的登台，也引
发了我们对中国芭蕾风格探索的深
层思考。

芭蕾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
其真正的蓬勃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芭蕾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芭蕾艺术的真正
崛起。这是我们坚持民族化道路，立
足中国题材、塑造中国人物，将西方
芭蕾艺术与中国舞蹈艺术深度融合
的成果。几十年来，中国芭蕾沿着这

条道路，不断发展。
放眼世界芭蕾舞台，这门源自欧

洲的经典艺术，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风靡全球、落地生根，更在不同
文化的滋养中不断创新发展，呈现出
多姿多彩的风貌。

将中国芭蕾的发展，与世界现代
芭蕾的多元发展相比，可以更好地审视
中国芭蕾的发展：我们往往将重心过多
放在芭蕾民族化的探索上，而不太考虑
芭蕾艺术本身的风格突破与创新发展；
我们往往注重坚守芭蕾足尖技艺的纯
粹与精美，而缺乏根据剧情与人物需
求，去开拓发展新的舞蹈语汇。

笔者认为，芭蕾作为一门外来艺
术，坚持走民族化道路无可厚非，与
此同时，也需要在表现新题材、塑造
新人物的过程中，开拓新的艺术风格
与表现形式；芭蕾几百年来形成并完
善的足尖技艺值得传承，但芭蕾绝不
等同于“阿拉贝斯克+足尖”的简单叠
加，它应在创新实践中，吸收融合更
多元的舞蹈素材，实现舞蹈语汇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悄然绽
放，我们看到了上海芭蕾舞团在原创
芭蕾作品创作中，那份敢闯敢试的锐
气、勇于突破的勇气，以及精益求精
的不懈努力。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悄然绽
放，也促使我们深入探讨中国芭蕾发
展路上的新课题。
《百合花》已然绽放，愿它在不断

打磨中，越来越灿烂，越来越芬芳。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绽放……
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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